
求学路
■蒙勇

很多人说，上学路，是一首诗，是一支歌，是
一篇童话。我的上学路，既没有诗，也没有歌，更
没有童话。但，它是泥泞中不断延伸的远方……

我的乐园
■王开碧

在记忆的版图上，总有一隅小小天地，藏着四季清
风，盛着清甜果香，漾着满目翠绿，更载着数不尽的童
年欢喜。那是故乡的小院，是父亲的果园，是母亲的菜
园，是我心底永不褪色的乐园。

故乡的小院，是乐园最温润的底色。
黄泥铺就的地面，凹凸却光滑，浸着岁月的温凉。

木屋旁的木桩，青苔悄然蔓延，攀着斑驳土墙，织就一
片温柔绿意。没有精致雕琢，却满是自在烟火。

清晨，鸡鸣划破晨雾，阳光穿过枇杷枝叶，洒下满
地碎金，那是我与伙伴追逐嬉戏的光影；午后，静坐院
中，看云舒云卷，听叶语沙沙，时光也变得柔软绵长；傍
晚，炊烟袅袅，饭菜香气漫溢，玩倦的孩童一哄而散，奔
向各自温暖的家门。一砖一瓦，一草一叶，都盛着无忧
无虑的旧时光。

父亲的果园，是乐园最甜蜜的诗行。
那算不上规整的园子，只是老屋前，一圈果树静静生

长。桃、梨、枇杷、杨梅、柿子，挨挨挤挤，守着一方欢喜。
春风拂过，便是花海一片。粉桃、白梨、淡黄枇杷

花，层层叠叠，蜂蝶翩跹。我穿行花间，轻触柔瓣，甜香
萦绕鼻尖，满心都是温柔。夏日繁茂，青桃、圆李、枇杷
藏于绿叶，踮脚寻得一颗成熟果实，轻咬一口，清甜汁
水在舌尖绽放，是童年独有的滋味。秋意渐浓，柿子如
灯笼高挂，黄梨压弯枝条，我随父亲采摘，捧满果实，笑
声在林间久久回荡。

母亲的菜园，是乐园最鲜活的乐章。
一方小菜园，被母亲打理得井然有序，一畦畦翠

绿，错落成诗。
春日播种，菠菜、油菜顶露而生，嫩得惹人怜爱；夏日

蓬勃，黄瓜垂枝，番茄透红，豆角攀藤而上，满是生机；秋
日丰收，白菜裹心，萝卜藏土，静待一场温柔相遇。

我总爱跟在母亲身后，学着浇水却扬水，高呼：“下
雨喽，下雨喽！”学着拔草，却常菜苗杂草难辨，惹得母
亲哭笑轻叹；学着摘菜，总误采嫩苗，连根拔起；又或与
蝴蝶追逐，把规整菜地踏成小小“战场”。

蚂蚱轻跳，蜗牛缓行，泥土清香漫溢指尖，那肆意
自在的欢喜，是中年岁月里，最为珍贵的慰藉。

故乡的院子，装着烟火日常；父亲的果园，藏着清
甜果香；母亲的菜园，裹着鲜活绿意。我的乐园，无繁
华游乐，却有纯粹欢喜，有父母温情，有自然馈赠。

如今远离故土，世事流转，物是人非，可一念起那
方天地，心底便漾满温暖。那承载童年时光的小院、果
园与菜园，永远是我心中，最温柔、最难忘的乐园，岁岁
年年，芬芳如初。

（作者单位：都匀市第十六小学）

那流淌着阳光的河
■万兆军

童真像一蔓瓜藤爬上灰墙
愿望比炊烟还飘渺
比蓝天还辽阔
鸡鸣声犬哙声混杂着孩子们的嬉戏，哪里顾得上
奶奶那长一声短一句的呼喊

整整一个盛夏，与水为伍
是孩子们的乐园
愉悦填满了漂着花瓣的河床
村头那口留有母亲叫魂音效的古井
是通往母亲子宫的捷径
因而，绕村而过的小河荡漾着母亲的柔情

亮晃晃金闪闪的河面
从不缺少阳光普照
随时都绽放偷欢的心情
河岸边青草葱绿
最撩眼的却是迎风而开的野花，至今
仍夹在日记本有奇香传来
尤其那个爱采撷野花制作花环的女孩
面对煤油灯点亮的家园
把山歌唱得格外的清纯婉转

后来，那女孩
茁壮地成为了我的母亲
从此，那淌着阳光的河面
高一声低一声
多了我的乳名

（作者系中国诗歌学会会员，贵州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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傩魄深处
■陈月平

平坝的樱花，开得有些不管不
顾，粉白的花云压着低低的枝头，仿
佛一场盛大的、即将消散的梦。从这
片浮光掠影里抽身出来，我与两位四
十年前的赤水师范同窗，却将车头一
转，径直驶向了花溪的桐木岭。此行
的目的，沉甸甸的，只为叩访一处魂
魄的栖所——贵州傩戏文化园，与那
秦氏傩坛第33代传人——秦仁军。

园门并不显赫。甫一踏入，先声
夺人的，是一条幽深的傩面具展览
甬道。两面木架森然排开，上百张
面孔错落其间，沉默地凝视着来
客。那是怎样的面孔啊！青面獠牙
的，怒目圆睁；憨态可掬的，嘴角微
扬；威严肃穆的，眉宇低垂。木纹的
肌理里浸透了岁月的包浆，雕工的
每一道凿痕，都扎实得仿佛能听见
匠人屏息的沉吟。

园子是依着山势建的，全是黔北
乡土的脾性。木构的屋架，青瓦的
顶，粗粗粝粝，实实在在。核心处是

“傩魂园”，木梁裸露着本来的颜色，
墙皮朴素得近乎粗野，还原了一个老
傩堂最本真的气息。再往里，便是秦
氏傩堂了，三合院的格局，神坛、法
器、坐坛的位置，一丝未改地保留着
最原始的民间风貌。时光在这里，似
乎走得格外缓慢。

我们寻见秦仁军时，他正蹲在
“五行亭”旁的一畦菜地里。五座小
亭，按着金木水火土的方位静静立
着，青、红、白、黑、黄五色，对应着五
方。这是傩仪里“行五营、护黎民”的
象征。他穿着一身半旧的衣裳，手上
沾着新鲜的泥，专注地对付着几棵杂
草。没有想象中的“传人”架子，他就
像一个最寻常的守园人。

四

毕业后，乘着下海的列车，也是第一
次乘坐火车，绿皮的。来到杭州湾，参与
到跨海大桥连接线建设的大军中。

每天早上，与地平线上的太阳同时
出工，隆隆的机械声，在熟练的劳作中奏
响。中午，来自五湖四海的工友，顶着明
晃晃的太阳，沐浴着滚烫的海风，围着快
餐车，狼吞虎咽异乡的菜肴。晚上，回到
工棚，工友们在夜色中操持着各自地方
的饭菜，偶有当地渔民烹饪海鲜的味儿，
顺着风，穿透口鼻，伴着清口水流进肺
腑，甚至进入梦乡。咆哮的海浪拍打着
沙滩，声音夹杂在海风的声音里，惊醒了
酣梦，声音无序，思绪确有万千。

太阳，日复一日地跳出地平线，把盐
碱地晒得发白。做砖瓦匠那年月练就好
了身板的我，没有半点“枯萎”。和成千

上万的工友，历经一个多月的高温中，盐
碱地换客土，一步步，一天天，让崭新的
跨海大桥连接线披上了绿装。

那段时光，路是呼啸而过的列车，是
海风，是海浪，是思乡。

后来，发生非典那段时间。我戴上
口罩，登上返程的列车，回到了贵州。

回来后，先在花溪十里河滩落脚，培
育了好多好多各种各样的花卉苗木，参
与到大大小小街道的绿化、美化、香化；
后又在“天下第一漂城”——施秉“漂”，
与工友们一起把这个城市装扮得漂漂亮
亮。直到2004年9月，回到老家金沙，参
加大中专毕业生竞争上岗考试，被安排
到乡镇工作了。

现在，没有上学了，也没有到处漂
泊了。但求学的路，仍在不断延伸向远
方……

（作者单位：金沙县委巡察办）

一

上小学的路，一条只有三百多米的
田埂路，一条纯粹得不能再纯粹的泥巴
路。

踏上那段路，是 1986 年 9 月姑姑送
我入学的时候。通过那段路，我进入了
学堂。

报名那天，我和很多小朋友一样，用
手紧紧攥住木制窗条上，吊在上面。好
奇，期待，希望老师早点叫自己的名字。
等了半天，终于听见老师叫我的名字。
迅速松开手，从窗户上掉下来，再从人群
中挤着钻出来，奔跑到老师面前。老师
看我身材瘦小，便叫我用右手绕过头顶
摸左边的耳朵，还好我的手长，刚好能摸
到耳朵。如愿报上了名。

刚入学不久，二婶生病离开了我
们。弟弟妹妹都很小，给二婶端灵的任
务由我完成。那时的我，不懂死亡意味
什么，但我深深地知道，我没了二婶。

从那以后，走在路上，我总是以泪洗
面。那段路，既是泥泞，也是眼泪。同学
们看见我总是流泪，也因此把我哄完整
个小学，我也哭完整个小学。

二婶走后的一天，正在上课，家里传
来鞭炮声。我忍不住冲出教室，哭着往
家跑，因为我知道，久病不起的爷爷走
了。他再也不能带我了，不能带我去村

子里办红白喜事的人家吃饭了。如果不
是爷爷经常带我去吃点有油水的饭菜，
老师让我摸耳朵时，我可能还摸不到。

两个亲人相继离去后的一天晚上，
奶奶正给我们六个兄妹洗脚，“呼呼呼”
的声音让奶奶变得十分惊恐。她匆忙跑
出门，发现用茅草盖的厨房燃起来了。
她慌忙把我们转移到空旷的院坝里，救
火去了。我们拼命地呼喊，请求邻居帮
忙救火。邻居们从四面赶来，有的搬物
品，有的用水缸里的水泼，有的用粪水
浇。大火在邻居们的帮助下扑灭了。正
房救了下来。损坏的厨具半年多才备
齐。

亲人离去。那场大火。奶奶倒下
了。

不久，奶奶也离去了。
九个月，三个亲人离去。
从此，我上学的路，除了布满泥泞和

眼泪，更是一种凄凉、一种遭遇、一种童
真中的晴天霹雳！

那年月，放学集会是经常的事，谈的
一个最主要的事情就是催收书学费，我
自然也属于被催学费之列。六年级那
年，因为没有书学费，开学第一天，我没
有去学校。我去参加了表哥的婚礼。班
主任老师担心我不读书了，给我垫缴了
书学费，帮我领了书给我送来。我又回
归了学校，终于读完了小学。

二

小学毕业那年暑假，我和爸爸学做
瓦。顶着烈日，在瓦厂坝里跑。每天出
很多很多的汗水。

那个假期，陪伴我的，是烈日，是瓦
厂坝，也是汗水，还是身体上晒脱的三层
皮，也是我那个暑假的路。

老板家有两个老人和两个未婚的大
龄青年，土地很宽，种了很多南瓜，每天
三餐都和南瓜打交道。南瓜也成了那段
路上的一个岔道口。

回到家，妈妈问老板家生活怎么样。
爸爸调侃道：“早饭水煮嫩南瓜，中

午吃四大天王，晚上杀猪。”
偶尔，南瓜餐也有鸡肉星星。这更

是我终生难忘的调料。
有一天，老板家小儿子跑到瓦厂里

面给我说：“老表，今天晚上打牙祭。”当
时我以为是他们赶场买肉了。

那个年代，吃顿肉是很奢侈的。我
们收活的时候，饭还没有做好，我去厨房
里面转，好奇地看哈吃啥子好东西。

“幺们，今天把你饿够了。”老板家老

伴对我说。
她接着摆道：“今天，黄鼠狼咬死一

个鸡仔，有两斤左右，我们晚上吃鸡。”
说着，把鸡仔弄成的肉末和辣椒末

一并倒进锅里面炒了起来。由于放的油
太少了，才翻两番就糊了，她急忙往锅里
倒了半瓢水，然后再放上盐，一起煮，等
水差不多烧干的时候，“鸡肉”就起锅了。

吃饭的前半程，我一直都没有吃所
谓的鸡肉。后半程，不知是烧酒起了作
用，还是出于对南瓜的厌恶，和大家一起
吃“鸡肉”。不过，六个人吃一只两斤左
右的鸡仔，后半程根本也没有几粒鸡肉
星星了，倒是有些辣椒末的。

烈日、瓦厂坝、南瓜为伴的暑假，充
实。脱去的三层皮，包裹着一门厚重的
泥瓦手艺。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学
会了吃苦。

隔了几年，老板家才把工资结清。
外出读书后，我经常去看老板一家。后
来，老板家老两口相继去世了，大儿子也
在一次车祸中走了，剩下的一个小儿子
也结婚了，生活还算幸福。

我为我曾经的老板家祈福！

三

进入初中后。一个年级一个班，每
个班级学生不多。三个年级的很多同学
都成了要好的朋友。我很瘦小，他们对
我很好，偷来的白菜也会分一些给我。
如今，大家都在各自的地方，时不时地都
会相互叮嘱——“注意安全”。

上初一那年暑假，爸爸又带上我去
临近的乡镇去帮人家做砖。快开学的时
候，邻居罗伯伯和他儿子给喻老师推荐，
我顺利转入了沙土中学。这个学校很有
名气，就连省城都有把娃娃送来读书
的。进入这样的学校，大家都在拼命地
学习。房东家晚上要断电，同学们跑到

车站以及街道的路灯下面学习。学校的
学风校风很好，老师们很努力，同学们也
很认真，很多成绩好的当时都考上中师
中专，跳出了农门，家庭条件好的和成绩
中等的进入了高中继续读书。

在沙土中学读书那两年，路是街灯，
更是明灯。

当时中考考两次，第一次入围才能
参加第二次考试。第一次入围了，到县
城考第二次，也是第一次到县城，因实力
不行无缘中师中专，最后只拿到一张高
中录取通知书。

三年的高中生活，让我忐忑了三年。
三年的路，是犹豫，是纠结。
最后，勉强进入贵州师范大学学习。

《海上生明月 天涯共此时》
贵州省书法家协会会员 张达书

舞台之上，他同样倾注心血。
整理复排《开山猛将》《秦童》等经典
剧目，让傩戏从乡野草台，登上央视
网络春晚、省级艺术节的殿堂。对
于“上刀山”“过火海”这类惊心动魄
的傩技，他坚持进行规范化整理，剔
除了其中愚昧的糟粕，保留了其作
为仪式艺术的震撼内核，让传承走
向科学。

夕阳西下时，五行亭的影子被
拉得细长，傩魂园的木窗格上，涂抹
着一层温暖的余晖。我们告辞离
去，回头望去，他又弯下腰，回到了
那片菜地里。没有惊天动地的伟
业，只有日复一日的俯身与劳作。
傩魄的深处，便是秦仁军的半生。
他守着的，是花溪这一亭一院，一坛
一戏，是贵州傩戏这缕非遗烟火里，
最朴素、也最坚韧的那一点光。

分别时，他站在园门口，身影融
入渐浓的暮色，声音低沉而清晰：

“傩戏在，我就在；即使只剩我一个，
花溪的傩魂，就不会散。”这话语，不
像誓言，更像一句平静的陈述，关于
生命，关于责任，关于那深植于泥
土、流淌在血脉里，无论如何也要传
下去的——魂。

（作者单位：习水县教体局关工委）

他是印江的土家族人，生于1975
年。他的人生，从5岁起，便与傩戏牢
牢绑在了一起。跟着父亲秦祖发走村
串寨，为人“还愿”。主人家端出的热饭
热菜，师兄们处处回护的温情，让他觉
得，戴着面具、唱着神歌，是一件体面
甚至荣耀的事。他心灵手巧，剪纸、扮
先锋，学得飞快。那时的傩戏，是他童
年世界里一抹明亮而神奇的色彩。

13岁的叛逆期，像一场猝不及防
的冷雨。当他在台上演着“先锋戏”，
被路过的同学撞见，“迷信”两个字，
如同两块冰冷的巨石，瞬间压弯了他
稚嫩的脊梁。

转机，发生在一个同样下雨的17
岁。他的父亲秦法通，与两位年迈的
师兄，从思南文家店绕了远路来看
他。近 70 岁的父亲，怕被城里同学

误认作“爷爷”，怕自己一身土气给儿
子丢脸，只敢瑟缩地站在教室外的走
廊阴影里，怯怯地张望。那一刻，望
着父亲佝偻而卑微的身影，少年心里
翻江倒海。当晚，他便向室友坦然宣
告：“我父亲是傩戏艺人，这就是我的
根，我不藏了。”一场雨，浇醒了一个
少年的魂。从逃避到认领，往往只隔
着一层薄薄的、名为“尊严”的纸。

贵州商专毕业后，他放弃了分配
的工作，将整个身心扑进了这条注定
清寂甚至被视为“落后”的路上。也
曾与侄儿抱头痛哭，恨这门手艺不被
世人理解，恨前路茫茫。但他没有
退。他的脚步，开始丈量正安、碧江、
德江、印江的山山水水，寻访那些如
同风中之烛的老艺人，记录那些行将
消散的老坛班。

2012年，他成立公司，试图为这
门古老艺术寻找在现代社会的存续
方式。2014年，一个庄重的仪式在茅
山殿举行，90高龄的父亲，以最传统
的“肉口传渡”方式，将掌坛师的衣钵
正式传予他，赐法号“秦法雷”。那一
天，秦氏傩坛三百年的香火，那缕摇
曳而坚韧的魂，郑重地交到了他的手
中。从此，他接过的不仅是一门技
艺，更是一整个族群的记忆，一份沉
甸甸的、关于“不绝”的承诺。

荣誉与成果，便在这日复一日地
“守”与“跑”中，悄然而至。非遗代表
性传承人、乡村文化名人、中国傩戏
学研究会理事……头衔多了，可他说
话的口气，依旧平淡得像园子里的泥
土。作为民进会员，他将傩文化保护
的急迫与老艺人的困境，写成提案，
带进议政的殿堂。

更令人动容的，是他对文献的抢
救 。 他 牵 头 搜 集 起 328 册 、共 计
13913 页濒临失传的傩文化古籍文

献。这些泛黄的、脆弱的纸页，并非
来自图书馆的高阁，而是他从深山老
寨里，从老艺人珍藏的破旧木箱底，
一遍遍恳求、商借、亲手誊抄而来
的。最终，它们被校勘、分类、编
目，汇聚成 35 卷本的《贵州傩文化
古籍文献集成》，填补了贵州傩戏
文献系统整理的空白。这分明是
一次次虔诚的“接引”，将那些流落
荒野、即将湮灭的魂魄，请回文明的
殿堂。

他长期深耕于田野，将那些口传
心授、稍纵即逝的傩仪、傩歌、傩舞、
傩俗，转化为可留存、可研读的文
字。他耗时多年编纂《贵州傩古籍唱
书》，只为原汁原味地保住那些古老
的唱腔与台词。依托花溪的园子，他
建成了贵州首个民间傩文化研究成
果展厅，将古籍、手稿、面具、法器、谱
系图集中展示。他与高校共建基地，
参与编写教材，让傩戏的学问，得以
进入年轻学子的视野。


